北极旅行札记   ortelius
7月27日	7：10
今天一大早我就爬起来写旅行札记，记录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前天上午在丹麦参观游览并照相，不停的走不停的照相。下午就坐了飞机先去挪威，又去了朗伊尔城。一到那里窗外寒风凛冽，男生大呼“清凉一夏”，大家纷纷冲进房间更换衣物。结果我发现我和我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带了感冒药、电热水壶、方便面、电脑，但就是没有带够衣服。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的室友兼好友兼帮我消耗食物的主要对象李西月出现了，她借给了我抓绒衣服裤子袜子，我还老穿她拖鞋。但是呢，她借我充电器热水壶和吃的。我妈说她跟李西月她妈说了，我们就应该互相帮助，她妈很高兴。朗伊尔城的房间非常小，还是上下铺，公用卫生间，但是非常干净，温暖而舒适。到那里已经是十二点多了，等到睡下已经快三点。
昨天上午参观朗伊尔城的高空物理研究所和种子银行，其实就是远远地照一张照片。中午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去吃了泰餐，也许这会是未来十天中唯一一顿除了泡面以外的亚洲饭了。接着就是在商店里血拼，本着便宜省钱的原则买了很多东西。
我的旅行札记真是一本很烂的流水账，昨天下午终于上了船，船上的人们真的很好。照料我们房间的是来自菲律宾的Pam，她是个热情而美丽的女子。我注意到船上从事服务生工作的基本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人。接着就是船上的欢迎会，所有重要人物都登场做了自我介绍。老外的笑点非常奇怪，在没什么好笑的地方笑个不停。上船前刘丽老师说会有很多帅哥，结果我发现基本上乘客都是老头。
晚上第一次正式在这里吃饭，这里晚饭是分沙拉、主菜和甜点。主菜分为几种，都在单子上写好了，可以自己选。主菜是一大块火鸡肉和一些炖蔬菜，甜点是巧克力慕斯，很甜。吃晚饭船就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我东倒西歪的跑到了水池边上，把晚上吃的所有东西吐了个干净，连带一小部分中午吃的泰餐。
这几天听不同国家的人说英语，不管是英格兰口音，德国的还算流利的英语，俄罗斯奇怪的卷舌音，挪威人半生不熟的英语以及泰国人完全听不懂、比我还烂的英语；不断地和不同的人说话，认识；不断吃各种奇怪的食物，向每一个人问好，投去善意的微笑。冒险尚未开始，我们便是如此；若是挑战到来，人尚如此，天又何如？
17：35
好吧一天要写两篇札记。今天真是累死爹了，其实也还好，主要是跟我一个屋的李西月小朋友没让我穿她的厚袜子，结果脚真是疼死了，但因为也没怎么爬山，所以还没有去泰山和华山那么累。
在没完没了的安全教育以后，我们终于出发了。
有两个组，冲锋组----走的最远最快最累；中间组----走走停停老照相。，在李西月小朋友的影响下，我毫不犹豫的就去了冲锋组。我们在New  London 岛登陆了，其实也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不停地走，我们这些体能很差的中国人落在后面。同船还有两个香港人，我们还请她们唱张国荣的粤语歌，结果变成我唱一句她唱一句《风继续吹》。她们被落在了最后。时而我们会停下来，顺着船员的指点照海鸟和鹿，还有星星点点的小花和蘑菇。一前一后有两个背枪的人，他们负责吓走北极熊，保护我们的安全。
下午去黄河站，这里有人迹，所以船直接靠岸。我们上了岸，为了盖邮戳买了三张明信片，盖了邮戳后又去了黄河站，看了埃蒙森的头像，走了很远的路又去看了海豹。有很多老外都带了高倍望远镜和三角架，借助它们我们才得以一览海豹的萌状，在离我们很远的海上的一个小岛上趴着。两条腿基本上疼的要死，我们去海边捡了很多石头，预备带回去给同学们和地理老师。
然后又是每一天的会，喝了热巧克力吃了点心之后人好像又活了过来。之后不想吃晚饭的我和唐颂就先回屋吃零食和聊天了。还是超级棒的一天，但是没有看到冰川和北极熊有点可惜，不过他说八点四十有冰川可以上去，这只能留到明天再写了。

7月28日    21：50
今天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天，我们又做了很多事情。下午洗澡以前李西月问我这是不是第七天，我说才第五天，因为每天做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时间过得很慢。
先从昨天晚上说起吧。8点40的时候我们上了甲板去照冰川。北极气温上升很多，所以我觉得融化的很厉害。那些冰川都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块块浮冰，而且非常小。本来我以为来北极会看到皑皑雪山，但是大多都是覆盖着一小半雪的土包山。然后又去Bar开了总结会和第二天行程会，又会会议室开了中国人的翻译英文会，睡觉已经是十点半了。
今天上午十点半才登陆，所以由于昨天高教授说他的朋友的事，我们就去他的房间采访他，问了他很多问题，他也问了我们很多问题。他是一个挪威的大气物理学家，对于中国黄河站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高教授二十年的朋友。详情请见我们的采访记录。
由于我个人原因，由冲锋组改到了中间组。上午去爬了非常难爬的山，除了非常多的小花并没有看到什么动物。山非常陡，都是成块的碎石头。这时候非常让人感动，外国大叔们分别站在不同位置，当我们下山的时候扶着我们。中间组听唐颂说昨天走的为今天的二十分之一，大概是因为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从冲锋组改到了中间组。他们走的很慢，背枪大叔很生气，因为我们按计划要到冰上去玩的。刘丽老师说老外有时候非常抢，比如今天上小艇的时候老外争着往上冲。
忘了介绍一下英文翻译会的内容，其实很重要。
整艘船其实挺旧的，外观也不太好看，但是很温馨。一共有七层。一二层不让去。三四五层是住房。其中三层就是我们的住所，我们在341.我们班的唐颂、李西月和我还有1班的刘彦含一个屋。刘彦含和唐颂之前两人一屋时一起，所以她们混的很熟。由于很难和本班同学换到一个屋，所以她就跟了我们。两张上下铺，一张书桌和椅子，一个衣柜放救生衣，一个衣柜有衣架，还有独立卫生间。其实屋子很小，放下我们的大箱子就没什么空间了，但很有家的感觉。我是一个又爱漂泊又恋家的人。
三层有会议室，四层是餐厅、医务室，还有下船也在这里下。五层是高级套房。六层是Bar，里面有免费的各种冲的汤和咖啡、热巧克力等饮料，还有饼干、点心、干果和水果。还有一排小书架可以借阅书但不能带走。可以从这里、五层、四层去甲板，还可以去七层的船长室，但不能干扰到他们的视线或大声说话。六层的甲板上有两个大的铁救生船，第一天来的时候Michael让我们做了紧急逃生演习，他念我们的名字，一些人跟着他走。他的汉语拼音糟糕透了，要不是念了房间号完全听不出来是在叫我。另外吸烟室在六层。每天会有人来收拾房间。如果想让他洗毛巾把毛巾扔到地下就行了，洗衣服要另在桌上的纸标明，要收费的。还有舱门容易夹手，不能直接摔上。
隆重介绍一下船员。Expedition team的人们。其实都贴了出来。一个头头是Fhil，他是英国皇家大学（世界排名第五）的博士，这些人有很多博士。他们有研究北极熊的就是今天生气的背枪大叔，也是他驾着小艇送我们从朗伊尔城来到船上；有学生物的，化学的，地理的，物理的。每天他们负责驾驶电动小艇（参见照片），它们平时停在五层的甲板上。第一天我傻傻的以为是岸上来人接了，结果不是。然后他们轮班倒带领不同的组上岸探险。我们上的都是些以土和石头为主的山，这两天。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Michael，他是管生活的头头；还有captain了但只在欢迎会和船长室见过他。，每天的重要事项会贴在每层楼道里。Phil会广播下一步该干嘛了，
终于介绍完了，现在我同屋都睡觉了，这里根本没有黑夜，我们只能把窗帘拉上睡觉。
下午广播说风太大可能没法出去。于是我们三人去Bar喝了奇怪的巧克力咖啡，又在甲板上照了很多鸟。唐颂的腿磕了一道血口子，中午吃饭的时候医生就坐在我们旁边，然后我们先让她给唐颂看腿，又约她进行采访。她告诉我们她是德国人，是第一次被聘请来船上的，跟我们一样参加hiking，同时帮忙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上船就当她的医生，只做十天，也相当于度假。她还没有结婚，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详情请见采访记录。她坚持要唐颂曾经打过破伤风才罢休，不然她一定会给她打一针。
五点半的时候，Fhil广播说发现了北极熊，于是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坐小艇在大海中畅游。所有会开的人好像都下来了，甚至连Michael也下来了。我们是最后一波，竟然赶上了头头File!他的确很厉害，我们最后一个出发，但是只有六人，到达北极熊的时候已经是第一艘了。北极熊离我们很远，只有一只在一个荒岛上，我们不上岛。很多老外都带了高倍望远镜和巨大的镜头来。但照的不太清楚，只能看到白白的一团趴在那里，当它站起身我们依稀可以见到它可爱的身姿。本来说有两只，结果另一只没有找到。Fhil又带着我们去看了鸟和长尾鸭，他的英音很奇怪，人也很严肃，但我禁不住很喜欢他。然后我们又是头几个返回到船上的。忘了说了，每个人都在贴出来的单子上找到自己的编号，当离开船时就把号码牌翻到off，回来就再翻到On。每个人都要穿救生衣当坐小艇时，这是从朗伊尔坐小艇来时就发了的，平时就搁在房间里。
然后就没什么了，晚饭又不想吃，就和唐颂去Bar喝饮料，吃点心，翻看library里的介绍北极的书，看了很久书后开了会就回来写札记。今天采访完医生洗了澡。很棒的一天，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里了。走进北极，知天知己。

7 月28日 11：57
太冷了！现在刚回来一会儿，距离吃饭还有一些时间，就先说一说上午发生的事情。
吃过早饭就被告知上午分为两组去看海象，所有中国人都是第一组。
这次又是一个俄罗斯小帅哥开小艇，今天是阴天，海上还有雾，非常冷。船太大了无法靠近岛，我们只能坐两英里的小艇过去。今天上午不像前两天是hiking，就是单纯看动物。上的是一个很小的岛，上面有很多漂亮的小石头，可是都沾着翔化石成的苔藓。。。又是Phil带队，这次有三个背枪的人跟着我们。我们悄悄靠近海象，一共有三堆，相隔三十米左右，靠在一起睡觉，还有的在岸边游泳。我们重点观察一堆，超级的萌，还发出呼呼的声音。详情请见我的照片。我们走的非常近，还有大约七八只海象在水中游泳，但是总不探头。一个expedition team的人---带耳环的在海水中交换脚不停的踩，发出海象游泳的声音，结果它也没有探头。海象和海豹的区别：海象有两只大牙，鼻孔朝天，特别难看；海豹有胡子，没有牙。这些都是昨天去图书馆看来的。
Phil告诉我们，小岛上堆着的石头是曾经捕鲸人的坟墓，没有原住民，应该是死在捕鲸船上的。美国、日本、挪威、爱尔兰、加拿大都不限制捕鲸。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鲸的数量骤减，现在由于人为保护，数量已经多了很多，但仍然恢复不到当年的数量。
我们又在岛上看了很久，然后坐着激浪勇进船回来的，浪非常大，颠死我了。昨天Phil开的船就让我很晕，现在是又晕又冷。晚上再写下午的事情吧，我要去吃饭了。

7月29日 9：30
由于昨天睡得很晚，所以现在起来补昨天下午的札记。
昨天吃完午饭我们采访了Mick，他也是背枪大叔之一，前天我没有去冲锋组，李西月和他聊了一路的天。他说他在457，结果我们去问了Michael，Michael很凶的说没这个房间，然后又用对讲机叫Mick来，说他真是好运，这里有三个ladies在等他。我们采访了Mick，但他并不是像平时那样健谈，场面非常冷，详情请见我们的采访记录。
然后回到了餐厅约了服务员采访，结果出来碰到了北极熊大叔，我们说要采访他，结果他以为我们一直在餐厅外面等他，于是我们去了Bar，这是最棒的采访，基本上我们问一句他回答十句，而且非常深刻。他说他18岁高中毕业后就决定环游世界，原计划两年完结果因为要一边打工一边旅游花了四年时间。回到家乡时兜里只有一英镑了。他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会讲一些“多少”“你好”之类的，他不太喜欢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更愿意在小地方和当地居民一样吃简单的饭菜，感受当地文化，直接用他的一点中文看图片点菜。，然后才回来上大学。他的大名叫Rupert，来自苏格兰。
然后我们坐小艇又去了一个岛，Michael给我们开船哦。爬了一个近乎垂直的山，据说会有北极熊，但是一只没看见，就是又看到了一坨海象。李西月叫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又拉着Michael、八班张钰哲和一个背枪姐姐的手才下来。忘了说我们和Michael约好了晚上采访他。
晚上终于跑出来吃饭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认识新朋友。我们终于和李西月觉得很帅的戴围巾的意大利眼镜优雅老头及他的老婆一桌。果然是意大利人，还请了Mick，结果比较囧，因为他们不太认识，以后不能这么坐了，因为要两边兼顾。晚上吃了牛排，还不错。
开过了照例的总结会，我们采访了Michael。氛围又是挺冷的，Michael说他是奥地利人，由于和谈了十年的女朋友分手了，就从维也纳跑了出来。详情请见我们的采访记录。然后有采访了服务员，让他们用中文和大家打了招呼，在视频中。

7月30日   14：27
今天一直在冰川里穿行，所以不上岸。一广播说有北极熊我们就跑出去照，大概有四五次吧。从今天凌晨一直到现在。其中今天早上七点多的那次我没有起来，还有一次我没有看见。Rupert介绍了北极熊，中间广播了两次，搞得他很无语。突然非常烦，因为札记写的太少了。
22:24
好吧其实下午什么也没干，一直在睡觉，然后中间开了个会，吃了个饭。没有洗澡洗衣服，也没有倒照片，也没有采访，也没有看北极熊也没有听Rupert讲北极熊。唉，颓废至极。明天要出去三趟。已经是北极之行第七天了，过去了一半。

8月1日   12：01
昨天晚上太累了，所以现在才写昨天和今天上午的札记。
昨天上午下了雨，我又去了冲锋组。在一个平坦的大平原上走，结果遇上了北极熊，一个母的带两个小的，把跟着我们的Rupert吓坏了，我们所有人聚成一团往外走。遇上的时候只相距80米。这里以前有很多冰，冰化了以后岛上升，就像把东西从船中拿出去一样，船也上升，所以海平面也上升，但是速度比岛慢，看上去就像海平面下降似的。然后遇上了中间组，我们又分成几波走了走。
下午去了海边走了一段不算很长的路。遇到了很多海象在水中游泳。还发现了一只离得很远的北极熊。
晚上（好满的一天）跑了出来看鸟，就在岛边的岩石上，成千上万只，还有翔，但是没有掉到我的头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躲避翔上，又很困。划船的长的像斯大林的人说一周后它们就会到水里。
今天上午非常冷，还下着雨，我们在一个非常泥泞的荒岛上看鸟，又是很多很多鸟和翔的气味。由于非常泥泞，回来时很多人的靴子没有冲干净。Michael很生气，还跑到每个中国人的房间检查，还骂了男生们。
   下午风浪很大，所以我们没有出去。我从两点睡到了快五点，斯大林的历史讲座我居然都没有听见他让我们去。然后呢，去听了Mick的鸟类讲座，在5点时，结果差两分钟讲完时终于回房吐了出来。然后去Bar开会，回来又吐了，吃了苹果和橘子和橙子后，吃了两片晕船药，贴了晕船贴，结果从7点多睡到了七点多，总计睡了十五个小时。
 
8月2日  
   今天上午真是太刺激啦！我们所有中国人跟着Fhil和Rupert一起爬了冰川，他们说冰川Fhil六年前来的时候比现在大得多，，详情请见照片，现在只有很小了。雪花是六片的，下雪后压在一起。如果没有生物踩踏，就会有很大的空气在其中，冻实后下面就会有融水。Fhil让我们静静的坐在冰川上听融水的声音，然后我们在冰川上照了相，所有人合影，还和Rupert照相。
最刺激的地方来了。我们下了冰川，大家一个拉着一个，特别好；然后走到了泥地里。一开始Fhil和男生还把泥土抹在脸上扮成印第安人；但是再往后走很多人一下子就陷了下去。Fhil特别好，他一个一个的拉着他们，自己的裤子基本都沾上了泥。刘丽老师说像Fhil那样把防水裤放在鞋外就会很容易出来，他们都是拔出了袜子拔不出鞋子，穿上鞋往前走又陷了下去。有一点人走了过去，他们跟着Rupert，我们被分成了两半。我和大部分人跟着Fhil，在一条浑浊的小溪边Fhil带着我们把鞋和裤子洗净。这些男生非常好，比某些成年男性好太多了。刘廷锴一直拉着我走，还帮我背着相机。他们一直站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伸出手，拉着我们。后来终于到了岸边，终于Katja来接我们，回到了房间。男生们都像猴子一样脏，靴子也都脏了，袜子都脏了。下午要爬最难爬的山，所有天中；晚上要BBQ，精彩的一天。
下午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要走long的，在刘丽的坚持下只走了中的。穿过无尽的翔和泥土地看鸟。然后Mick开小艇带我们看冰川。他偷偷的让每个人都开了一遍船。晚上是BBQ，和中国的自助很相近。甲板上非常冷，我们穿着很厚的大衣。虾仁、鸡腿、鸡排、牛排、土豆、玉米、沙拉、饮料、甜点。我还去要了葡萄酒，但她一眼就看出了我未成年，没有给我。我们做好了礼物，所有的staff，还有Jino和他老婆、Michael，一张李西月的明信片，两个我的茯苓夹饼。送到Rupert时，他实在是过于煽情，说要一口一口吃掉，明信片永远保留，结果李西月哭了，冲回房间。剩我们两个。音乐，甲壳虫乐队，斯大林和咔嚓跳舞，Jordi在喝啤酒（洒了一罐），Phil穿了北极熊帽子蓄意卖萌，Michael穿着傻爆了的第八个小矮人衣服给大家分鸡腿。Rupert收到了很多礼物，我们都喜欢他。合影、照相。发到Mick时他不在，我问Rupert，他以为海中又有什么神奇生物。。。过了很久，Mick才在对讲机召唤下过来，非常冷的接了礼物。Michael更傻，没有任何表示。下来等咔嚓时，我和李西月还有几个男生录了北极版水手，基本只能听到录像者—我在唱，效果极其不好，因为我在不停走，还遇到了一个水手，划小船的从梯子上掉了下来。然后本来在我们玩连连看时咔嚓走掉了，当我们欲哭无泪时她出现了。问了一堆地理问题后发现她是学化学的。

8月3日
Farewell Ortelius
最后一天。最后一篇札记。北极时间22：27.没有黑夜的夜晚。我坐在Bar里，精心的写，这最后一篇札记。
早上就被一阵西班牙音乐叫醒，Jordi叫大家起床。早饭，我尝试了一种新的从来不敢吃的酱，原来是蜂蜜。回到房间，十点半才会出去。我们在Bar里，帮助失意的李默用他带来的笔给staff们写中国字，一张纸一个字，于海飞还来写了几笔。很久以前我非常不喜欢写书法，今天我由衷的感激我的父母。
上午最后一次long hike，跟着Jordi穿过大片大片的草地和山坡，上面有小花。海边有废弃的木船和小火车，还有车上的零件。火车通向一个小山洞，另一头通向海边。为什么会废掉，我也不知道。海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海豹，Rupert说也许它失去了妈妈，在海边，看到了我们的小艇，以为是它的同伴，就趴在那里等待着。不停的跟着Jordi走，船上的瑞士小男孩们都参加了long hike，他们在最后一天尝试了不曾经历过的艰难。Rupert跟着我们，他说海象吃海边的贝壳，他和中国人不停的聊天。Jordi的西班牙英语非常奇怪，基本听不懂。非常温暖的一个上午，Fhil甚至穿了短袖。就像春天的感觉，阳光明媚，我们在海边漫步，穿过连绵的小山，他们说草地有足球场的感觉。山的上方是巨大的岩石，可以把它雕成人头吗？毛爷爷。。。。。
默默上了小艇，Jordi快速的开着船带我们去看了小鸟，非常快，然后回船，一上船就吃饭。中午大家自己做了汉堡，绝对不比麦当劳的差。有汉堡，牛肉饼，生菜，西红柿和黄瓜，奶酪，还有各种酱和薯条。很多老外没有做汉堡。为什么呢？
李西月昨天被Rupert在Bar里拉住，聊到很晚，Rupert说他打算跟完夏天就回美国去找他的未婚妻，他和Mick一个屋，Mick嫌他打呼噜，结果总是去leture room睡觉。我总以为Rupert已经有可爱的孩子，Mick是个老单身汉，可是事实恰好相反，Mick有妻子和儿子。Rupert每天都在Bar里和人聊天，聊到两点多。他们staff的人会比叫早时间早起一会儿，他就会把闹钟比这个时间早上两分钟。
四点半才出去，我和李西月洗了澡。本来打算北极之行一共洗8次澡，可是只洗了五次。然后被拉出去写毛笔字。因为最后一波被一群上海暴发户把船包了下来，Fhil希望我们用中国字写出来，这样以免照顾不周。然后手写的都要废掉。
最后一次hike，最后一次穿上厚袜子和靴子，穿上已经沾满了泥土的防水裤，最后一次穿上冲锋衣和救生衣，戴上墨镜和相机。上小艇，居然又是第一次送我hike的俄罗斯小帅哥开船，上岛，重复熟悉的动作，下船。分成两组，Fhil跟着我们的组。小岛上非常漂亮，有花和淡水。Fhil拿着类似珊瑚的东西讲那是海藻聚成的，还说土会裂开是因为热胀冷缩，蚊子如何下蛋。成片的土坡，我们不停的爬，到了一个地方，终点，所有人不再走。Fhil躺在山坡上给我们照相，我们坐在土坡上，把小石子往下扔。就是这样。群山绵延，白云朵朵。
回程坐的是咔嚓的船，她带我们最后绕着大船转了一圈，我还照了船的名字，上船，洗靴子，脱衣服，收拾东西，来的时候带了那么多，好不容易有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我以为把它们再一件件放回去是非常困难的，可实施起来真是太容易，很快就收拾好了。换上牛仔裤和T恤衫去参加告别晚会。
像来的时候一样，成人喝酒，我们喝苹果汁，大盘大盘的点心。Fhil先讲明天的下船事项，然后是告别。他带着我们回忆了九天的行程，还提到了掉在泥里的事情。然后依次是Rupert，captain，Aad，Jordi，咔嚓，Vctirua，还有Mick，doctor Connie。咔嚓表演了扔苹果结果中间抛掉了，Rupert和Fhil都穿了衬衫，打了领带，Fhil居然打了一条花领带。所有人干杯，我的眼眶湿润，独自倚靠在长椅边上。
晚饭，我们三个又是和吉诺及他老婆还有Mick一起吃的。Mick给我们画了小海豹，用爱尔兰语写了祝福的话，吉诺也用意大利语为我们写了祝福的话。我们交谈，前菜又是非常不好吃的某种茴香味的三文鱼，主菜是羊排和炖土豆萝卜。吉诺教我不要把两个胳膊岔开太大，还说如果不好切的话就上手，结果我只好上了手。边上的桌Fhil和四位中国女性，Fhil被围攻的落荒而逃。我告诉Jino他们，结果他们以为我要去那桌。太囧了。吃过了主菜经过了很久，然后Michael叫大家一起聚在一个餐厅中，所有的crew依次穿过中间空出的窄道，被介绍。好像副经理明天过生日，还有生日蛋糕和生日烟火。Michael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他身上依然是浓浓的Michael香水味。回来甜点吃了一个特别甜的黄油布丁。我又很囧的把笔掉Jino盘子里了，太囧了。我问了Mick苏格兰爱尔兰和英国的关系，还有英国要不要退出欧盟。Mick还说中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像香港一样搞资本主义。太快了，采访的所有老外都说中国变化的太快了。吃完饭Mick递给了我们他给我们的小礼物。真漂亮，信封上面居然用中文写好了我们的名字，李西月的月还没有被写上。里面是两张明信片和很多的小贝壳，一张印着Mick的照片和E-mial，还有一张是北极熊，被他用不同颜色的笔写了告别的话。他在信封上画了很漂亮的北极熊。送了这么多礼物给别人，只有他送给了我们礼物。
之后没什么可说的了，还靴子，拿纪念光盘，开中国人的无聊会议，感谢各种人。现在我们已经停在了朗伊尔城，手机可以往外发短信，回到现实世界。
刚才发现了一直不见的Rupert，他还是打着领带，在甲板上擦眼睛，我跑出去跟踪他，怕被他发现，结果还是发现了，回来坐到电脑面前，我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在听Fhil的每日回忆时我的眼睛湿润过，在无聊会议看到斯大林码靴子时我的眼泪湿润过，但现在，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最能说的Rupert一直没有出现在酒吧。他和Mick在致告别辞时都说很高兴认识我们这些中国学生。
今天的晚饭是Farewell dinner，Farewell的意思是永别，可能未来的某一天，德国、意大利、挪威，或是世界的某个角落，街头，我看见他们中的某一个向我走来，我们打招呼，可能会交谈，可能会消失在人群之中。每一次的开始都是结束，每一次的分离都是重逢。当我们相聚于此，开始就意味着结束。十天时间，倒了四次照片，吐了三次，有四次没有去吃晚饭。也许如果时光倒流，我会好好在船员图书馆看书，更认真听Rupert讲北极熊，忍住不吃晕船药。也许会，也许不会。不管怎样，明天都是新的一天。
也有些想念北京的街道，悠长的吆喝声，夏天的火锅，拥挤的交通。我告诉自己，是时候回去。来北极，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经历，真是缘分，我们在此刻相知相聚。

8月4日
昨天快三点才睡觉，今天居然起来不觉得特别困。Michael叫早，又是傻乎乎的，beautiful good morning六点半起床，洗漱，把箱子放在门外出去吃早饭。本来想在面包上抹果酱，后来觉得不爱吃而且黄油小块状的只有这里有，所以最后用黄油抹了面包，喝了一直想喝的葡萄汁。
出来以后发现所有staff，包括咔嚓在内都在搬箱子，总共就是很小的船上人又很少，只能他们来搬箱子。突然想起来有一天出去hike时下了雨，斯大林开zodiac。我坐在船头，海面起伏很大，水不停溅到身上。正想抱怨自己坐在船头，发现船尾开船的斯大林几乎就全身都湿了，他非常平静的站在那里，也没有想去避雨。我们的staff就是这么可敬的一群人。
最后去了一趟Bar，没有人了，曾经喧闹的Bar从昨天晚上起就人很少了。照了照片下来，躺在床上听张国荣唱的千千阙歌。昨天晚上写完札记后去向两个香港人请教了粤语，还让他们唱了千千阙歌，张国荣用粤语说就是宗够win。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八点半就要走，我只能躺在那里，听千千阙歌。
时间终于来到，我们穿上救生衣，拿着行李，最后一次去了出舱口。我们问Michael还用不用翻牌，他怒目圆睁说他可不想再一个个把它们都翻过来。Doctor最后一次清点人数，又是那个俄罗斯小帅哥送我们上岸，唯一一次不用boots的登陆。想起当时Rupert送我们上的船，一见面就说自己是研究北极熊的，我当时觉得他是很帅的大叔。今天是Michael的生日，我们都祝他happy birthday，他表情木讷的说再见。上了船，问Fhil拿到字没有，他说拿到了，我们拥抱。和Mick拥抱，Rupert拥抱，Mick先划船回了船，我不停的招手，直到再也看不到他。Rupert身边围满了大人和孩子，中外男女，我们都爱他。又流泪了，上了车，staff们站成一排不停的向我们挥手。就这样离去，十天的感情比与很多人相处几年还要深。
在longyear逛超市和商店，买下北极短袖和布袋，逛超市时发现了俄罗斯小帅哥，吃快餐居然看到了Michael。稍微打了一下招呼，他又是木讷的跑掉了，怀里揣着一大条万宝路。穿过满是翔的草地去看教堂，安慰自己脚上穿的是boots。看到任何一个人都以为他是船上的staff。他们说在超市看到了Rupert和斯大林，居然还说see you later。我只看到了Jordi和船上的菲律宾女服务员肩并肩走，像是情侣，其实Jordi已经四十岁了。分别时本来想问Rupert多大，情史，昨晚哭没哭，都没问了。昨晚他与大妈们聊完天又来找王景虹她们说话，最终困得受不了只好先去睡了。他也不累吗，每天睡那么晚。然后Fhil送我们去机场，他在机场上网，等着下一波人的到来，又背着巨大的背包。
飞机，左右都是猥琐男，从头睡到尾。转机，不知名城市。下飞机，跟同船的人说再见，不停挥手。取行李时与Jino和他老婆合影，他教我们说意大利语的再见，只是goodbye，不是Farewell，他说要保持联系，会有机会来北京的。他推荐我们去奥斯陆的美术宫和歌剧院，还有蒙克的一百五十年画展。我看着他们拉着行李远去，消失在人群中。
刚才拿了地图，发现他说的地方都太远。九点从酒店出发，下午两点多的飞机，根本没有时间。
就这样最后与船有关的人都走了，只留下我们这群风流浪子，徘徊在原地。还是没有看见Rupert，我们都觉得不太可能真的保持联系。花了那么多钱来到北极，我心满意足，认识这样纯净的一群人，无憾无悔。
